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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失的
朱沱斜塔

□ 罗安南

在我的故乡永川朱沱古
镇桌子角险滩处，有一座建于
明代的实心九级八角白塔，屹
立在悬崖边400年不倒，成为故
乡的地标式斜塔。

白塔建造在长江边50多米高的悬
崖上，塔高约30米，基座宽5米，九级塔
身用青砖砌筑成笋状，一层比一层小，造
型稳重大方俊美，飞檐翘角，玲珑有致。每
级塔体八角上均有翘起的砖，砖头刻着小
龙头，下系风铃，随风飘荡，发出清脆的“丁
当”声。

白塔底部的青石上雕有精美的花纹，历
经风雨侵蚀，图案仍清晰可见；塔身三层以
下，绘有莲花鱼瓶、飞禽走兽，栩栩如生，这
些精美的手工壁画，让人惊叹先人造塔工艺
和绘画水平的高超。

白塔高耸于江边，给人一种凛然自威的
庄严感和压迫感，彰显出宝塔镇河妖之说的
气势。

传说：朱沱四望山寺的李公菩萨与妖怪王
白基斗法时，王白基在桌子角呼风唤雨，命妖
怪石龙将巨石赶到长江里，隔断江水，水淹朱
沱。李公菩萨装鸡叫，王白基怕天亮现原形，
慌忙之中将巨石变成险滩。李公菩萨邀来天
兵天将救援，托塔李天王将塔抛出，将王白基、
石龙两妖怪压在塔下，使桌子角险滩恶水不再
祸害百姓。

据地质考察，由于地壳运动，桌子角将一排
排巨大的岩石连成片，从江边一片连一片，一直
连到江心外。它犹如一个巨型大坝，几乎把水隔
断，迫使江水改道，直涌向关刀碛，白浪滔天的江
水滚滚向东流去……

不知从何时起，白塔变成了斜塔。每从斜塔
下走过，感觉仿佛塔要倒塌一样，十分可怕。我
问过故乡的老辈人，斜塔这样，至少有百多年
了。渐渐地，大家也就习惯了它的模样，称它为
“桌子角斜塔”。

桌子角也因此成为长江上游四大险滩恶水之
首。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过往船只在此葬身江底。
每当船工看见白塔，就意味着要过险滩急流了，必须打起
精神来！

凡下水船经过此地，船工们都会聚精会神，齐心协力踏
着整齐的步伐，吼着川江号子“嗨咗、嗨咗”，奋力划桨。驾长
手握舵把，眼睛紧盯着前方航行向前，直到险滩过了，大家才有
喘息机会。

那年头，木船没有机器，上水全靠拉船的纤夫。纤夫远远看见白
塔，就开始调整状态，因为大家都知道，这里是命悬一线之地。此刻，船
长放长纤藤，高声大吼，“雄起”；“嘿咗，嘿咗、嘿咗咗！”纤夫们吼着号子，手

脚并用，迈着沉重的步伐，爬行在悬崖边，艰难地走过险滩。桌子
角一过，纤夫们长舒一口气，因为马上就要到朱沱停船歇夜了。

站在船头，近看白塔，独竖峭壁，长天似洗，塔顶之上，白云缭绕，
塔尖直插云霄。那种庄严肃穆，更能感受来自心底的震撼。

此时，夕阳洒在白塔上，白塔通体发光，白塔映入江中，
波光粼粼，塔显得更斜、更美、更俊，恰似一幅美丽画卷。

桌子角斜塔默默地立于江边悬崖之上，俯瞰着芸芸众
生。在远归的游子眼中，它是家中昏黄的油灯以及等待亲人
回家的面容；对江上行舟的人而言，它是危险来临前的警示和
即将停舟靠岸休憩的告示牌。同时，它又像一位老者，日复一
日年复一年地与滔滔江水陪伴着岁月的流逝。

谁也不会想到，它会这么快消失在世间。
1966年8月的一天，一群“小将”和一批基建队农民，打着旗帜，高呼着口号，涌

向桌子角，要炸掉白塔。四五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伙子，用钢钎在白塔塔基下，抡起大
锤，打开一米多深的洞，将20多公斤炸药放在洞里，插好雷管，接上引线。一声巨响，白塔
慢慢地向长江倒去……

人们蜂拥而上，争看传说中塔底压的宝物。结果，塔基下仅有“万历通宝”“天启通宝”几
十枚铜钱。在白塔旁边，有一块两米多高的石碑，碑上刻有密密麻麻的文字，已模糊不清，碑
石落款：明，世宗年制。随后，几个不识字的年轻人，抡起大锤将石碑砸烂。

朱沱斜塔倒了，石碑碎了，这也成了古镇人心中的痛！
（作者生前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会员）

横山，横竖都是风景
□刘泽安

从綦江城区往东看，一条小小的
山脊进入视线，山脊沿着城区的边线
延伸，树木匆匆而过，山上雾气腾腾，

那就是横山——一条横着的山脊。

一条横着的山脊

这不是山坡，从城区的东面看，完全是陡坡，好像没有路可以
直接爬上来，如果想要爬上来，只有沿着山脊，一坡一坡地向上前
进，所以才有了横山九道拐。从东部新城区向上爬，公路就是一
拐弯一拐弯地向上前进，直到爬上山脊，拐弯才离开视线。

在山脊上歇口气。站在山脊上远望，又是另一番风景：视
线里没有大山，是我们那可爱的小城，那是一片新兴的热土，
看得见鸟巢一般的体育场馆，看得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看
得见城区的一个个社区，一个充满了现代化元素的城市新区
正拔地而起……

很多人爬上山脊，都要停下来看一看自己居住的城市，
一座小城尽收眼底，就连自己居住的小区都能大致找得到。

爬上山脊看小城，那是俯瞰，如果转身平视的话，则又是
另一番视野在延伸。老瀛山似乎有些平常，唯有那有些斑驳
的红色岩体闪耀着光芒，岩石里隐藏着惊人的秘密……

一条横着的山脊，看得见远方，在城区的东方，太阳
升起的地方。

横着的风

是什么让我这么早醒来的？而且是酷热的夏天自
然醒来。

是那凉而又凉的一股风，横山的风，是山的风，是
横的风。从一个山脊上开始，那条山脊是横于綦江城
头上的脊，那一阵一阵的风吹过一片一片的小树林，
吹过一条一条狭窄的塑胶小跑道，风吹到人身上，感
觉是横着来的，横着从你的身上任何一个部位吹
过，你感到了凉风惬意，心里头美滋滋的。

横山的风，始于那诗意一般的盘山公路。不算
宽的草油公路，年年在拓宽，车流也在年年增加，一
道一道弯成了打卡地，那弯长的也不过五十米，短
的只有几米，行驶中的车辆必须抓好方向盘，一弯
一弯地往上爬。这时候，一股风也开始旋转，沿着
弯弯的公路，一弯一弯的向着目的地前行，这风在
前行中蓄积着力量，推着行驶的车儿更快到达自
己的另一个家园——避暑的家。

横山的风，始于那一片一片不知名的树林。
树林不论大小，都与风同路同行，林中参天大树
不多，可茂密的山不少，覆盖着除了公路的土地，
树上叶绿，树下灌木丛承接着树叶缝隙里挤下来
的阳光。风在树林里横冲直撞，没头没脑的像是
被叶子洗过，再从树林子里冲出来，这样的风不
再是那炙热的风，而是被洗滤了炙热，变成了
凉爽的风。

横山的风，始于那星星点点的湖泊。风
从湖中来，带着那高山湖水的温度，盘旋在
横山蓝色的天空，一滴一滴的水凝聚成一束

一束的风，横着吹在山上的一
幢幢房屋和路上的行

人，从早晨走过黄
昏，一股一股的

肆 意 挥 霍
着酷暑

的春秋，没有人会遮挡她，没有人会拒绝她，迎着她深深地吸一
口气，仿佛要把她吸进心里，不再吐出来，哪怕是一口。可她的
行为和动作都温柔的，让每一个山中的人，岁月静好。

横山的风，横的风温暖却不炽热，山的风凉快却又暖心。

横山的太阳

太阳，地球村的太阳，有什么不一样吗？
横山的太阳，还真的不一样。
有人说，天下的太阳出来，都是喜洋洋的。横山的太阳下，

如果是光秃秃的，没有一点遮挡的话，那也是炽热，一点都不夸
张。可横山的太阳有些羞涩，见了树或者其他遮挡物，她的炽热
立马就被抽了下马威，温度降了下来，炽热程度明显减弱。

横山的太阳，还真的是不一样。
有人说，横山的山脊上顶着的太阳，那只是横山的太阳。一

条小小的山脉延伸在县城的东面，算不上巍峨，但也就这么一点
点海拔，让这个小世界的太阳变了模样。准确地说，是太阳光的
热情收敛了一些，有些热情过度了，人受不了，太阳也不愿意。在
一片光亮的山脉中，总有那么一段横着的山脉沉浸在不光亮的阴
影中，面积有时大有时小，但那阴影下的树林却是生机勃勃。

横山的太阳和太阳光，照着每一片树林，也照着每一个人，
离不开她，也不可能离开她。但她的热情照耀着我们的生活，在
横山的这一小片天空，我们迎着阳光的明媚，走在太阳光的阴影
下，却不是在阴影下生活，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态度。

横山的太阳，就是地球村的太阳。横山的太阳，也是我们的
太阳。

横山的月亮

今年农历七月十四日，我第一次在窗户看见了那轮圆圆的
月亮，想不到的是，我见着的窗户里的月亮有些瑕疵，不知是我
的眼睛出了点问题，还是月亮出了问题？那夜色撩人的月亮右
下方有一个小小的字母“A”，不很显眼，但仔细看是能看见的。

站在窗户前，铁丝网窗户好像在过滤着什么？那圆圆的月
亮也不安分，她慢慢地往天空之城爬去，路上除了云朵还是云
朵，云朵是一条路，云朵的路在夜色里不诡异，那就是天空的方
向，没有谁能够阻止。但那右下方的字母，我还是看得见，一点
都没有改变，“A”的向上是明确的，这是为什么？这是月亮圆圆
的盈满之时，不应该有这个字母的存在啊？难道是那网状线的
窗户吗？均匀分布的网状线，把夜色无边的天空分割成了许多
份均匀的天空，那月亮就是在这样的天空中游走。

我推开窗户，月亮的光芒瞬间照亮了我，飞蚊症肆虐我的眼
睛，但这会儿的眼睛忘记了蚊子，只有那撩人的月亮和月光，说
月亮是温柔的，其实月光是柔软的，空气中也是柔柔弱弱的。我
揉了揉眼睛，那月亮的右下边那个A字母依然在，只是那冒着的
尖显得圆润了些，没有那么锐利。月亮的行进道路依然没有改
变，这样的夜晚是团圆的象征，这点小小的缺口不会有人去计较
的，多大点事。我也不是计较事事圆满的人，发现的这个秘密，
也只是埋在心里，口里什么也不讲。

横山的月亮，在七月十四也没圆满，不是什么憾事。生活中哪
有什么圆满？即使在横山旅游度假区避暑的人们，这样的天气有些
小暑，也是应该的。就像我看见的月亮，在农历十四本不该圆满。

月亮在天上，亮堂堂。我们的生活亮堂堂。

日出日落

横山的日出东方，那是老瀛山再往前的山峦上，一抹天际线
上的一幅画，不那么圆却又是那么的震撼，红红火火地跳出山
峦，一束束的阳光投向横山上的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房屋、树林、
田野，没有灼热，只有照耀。

日出前的画面，那是早已铺垫好的。那远远的山脊上悄咪
咪地铺上几层金黄、黄、浅黑色、白相间的，远看是雾，近看就是

一幅画，那是早已画好的，至于是谁画的？度假人都不
知道，也都知道，那是横山的大自然杰作。

一群太阳的后裔，在这片土地上跑步、散漫、耕耘，
头顶上的阳光跟随着时间的脚步穿行在山里的稻田，
稻田中盛产的横山贡米已经是金黄金黄的闪着腰，这
样的阳光之下，横山贡米闪耀着自己的光芒等待着，等
待着那喜笑颜开的镰刀，那最原始的收割方式，把最原

始的稻谷丰收回家，贡不贡已经不重要，致
富自己的家最重要。

横山的太阳悄咪咪地落下。人们纷
纷攘攘地走出山沟沟、山坡坡、山岗岗上
的家，相互打着招呼，一天的灼热化为
凉爽。

横山的日出日落，就是阳光的更
替，是心情的舒畅。阳光下，我们

行走，阴影中，我们行走，寻找一
个人前世之旅和当代价值

回归的快乐。
（作者系重庆市

綦江区作协主席）


